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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 在畫壇上，黃朝湖為現代繪畫搖旗，而扮演一個讓大家都感到頭痛的「頑童」的角色。

   他作抽象畫，聽他解釋，確有一番見地。但到今天為止，還看不出他有那些出人頭地的痕跡。倒是他有一份犀利的筆鋒，給別人的作品撐腰，而為自己製造敵人─必要的，和不必要的。

　　這幾年來，在國內刊物上，幾乎到處都能看到他的文章。措詞尖銳，滿紙火藥氣息。但是他站在現代繪畫的旗邊，罵陣而不交手。

　　他一再向外界宣稱：他不喜歡打筆戰。不過，這句話是否可信？那是別人的事情。

　　黃朝湖在畫壇上，可能是引起爭執最多的人物之一。他給人的感覺，也很難捉摸。他昨天熱得像火，肯把褲子送當，幫朋友開畫展；而今天會冷得如冰，把那些比當票還要讓人尷尬的字彙，加在你的作品上面。

　　他對此有一個看來相當合理的解釋：「我始終是把作品跟私交分開的。站在作品面前，我不願考慮任何情面，猶如我不能拋開我對藝術的責任感。」

　　他批評別人的作品，是那麼銳利、挑剔、堅決，真能達到讓人終生難忘的效果。所以後來他自己拿出作品參加畫展，有那麼多參觀的畫家，大家都噤口不言。

    他們大概沒有想到，這位曾經如此批評過畫壇的畫家，他的作品是如此的難以下嘴恭維。

　  黃朝湖倒是非常謙虛的一再請別人批評，有一位比較率直的朋友，則建議他在作品的簽名上下點功夫，這位朋友沒有細談他的畫。

　　我把黃朝湖這樣嚕嗦的說了一堆，可能造成了一個偏頗的印象。寫到這裏，我要點出一句：不論黃朝湖是多麼難以捉摸，他在畫家當中，永遠是一個值得信賴與讚美的朋友。就某一點說，他脾氣刁鑽，而就另一點說，他率直得像一個孩子，而熱情得肯把整個現實的世界拋掉。

　　許多人跟他鬧過不痛快的事情，也有許多人接過他這樣的信件──這封信常是有一個如下的開端：

　　「與其大家把話悶在肚裏，還不如乾脆說出來好得多....」

　　劈頭這麼一句，然後是一把一把的火藥。　

　　黃朝湖追求藝術，以及他為藝術所付出的熱忱，在畫壇上可說是少見的。譬如在國內轟動一時的龐圖(PUNTO)畫展，就是由他一手邀辦的。當時，他單人匹馬，從航寄作品，接洽會場，佈置展覽，....一直到結束，他拿出自己的稿費八百元貼進去，另外還請他不懂現代繪畫的父親匯了兩千塊賠上。

　　而在他這樣為藝術做「不計成本」的獻身時，在他周圍一連出現過六篇文字，向他進攻。

    黃朝湖對國內畫壇，有許多理想，大部份曾經形諸文字。

　　他主張成立中國現代畫家協會或聯誼中心，推展中國的現代繪畫。　　

　　他主張籌辦全國性美展，開放公營畫廊，出版藝術刊物，翻譯西洋美術名著，以及邀辦國際性名家畫展。

    此外，他希望藝術評論界確立超然的地位，並建全審查制度。他認為國內畫壇的混亂，缺乏藝術評論家是最主要的因素。

    這些意見，切中時弊。做為一個藝術評論家，他無愧於自己的本份。

　  黃朝湖今年二十五歲，台灣南投人，省立台中師範畢業。

　　他目前躲在南投集集鄉間。照他的說法，他要埋首作畫，他顯然希望自己是一個畫家，而不僅僅是一個藝術評論家。但是否能夠做到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

　　黃朝湖有一幅自畫像（如圖），他自己解釋，兩眼無珠，乃不懂人情世故；面部裂痕，則意味著「筆傷」。

　　這個為現代繪畫搖旗的黃朝湖，心情並不怎麼輕鬆罷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原載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聯合報）
